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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君子，其核心在于“仁”的内在价值导向和“礼”的外在行为规范。在当前中国现代

化的进程中，君子文化在提升道德自律、优化商业环境、缓解矛盾方面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然而，

君子在现代化转型中需对其背后隐含的历史印记进行审慎考量，以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同时，构建

现代君子人格需与现代公民意识相结合，以实现传统价值的延续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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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uperior Man esteemed in Confucian culture, centers on the internal value orientation of 
“benevolence” and the external behavioral norms of “propriety”.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culture of the Superior Man retains significant practical value in enhancing 
moral self-discipline,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mitigating conflicts. Nevertheless,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modernity, the Superior Man must critically examine the historical imprints 
embedded within, aiming to achieve a harmonious fus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Furthermor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uperior Man’s personality necessitates integration with con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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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ary civic consciousness,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continuation and transcend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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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第二十四届世界哲学大会于中国召开，其“学以成人”的主题深刻触及儒家哲学对个人成长与道德

完善的独特见解。儒家视“学做君子”为至高追求，强调道德修养与人格完善的并重。然而在当代社会

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传统的“君子”概念似乎正逐渐淡出视野，物质财富的多寡与社会地位的高低逐渐

成为了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尺。我国经济蓬勃发展之际，却面临道德水平未能同步提升的困境，“道德冷

漠”与“信任危机”成为社会隐忧[1]。 
这一现状源于经济与文化双重转型的深刻影响。经济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冲击了传统的社会

结构，经济关系取代了人际间的温情纽带，道德基础受到动摇。文化上，近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导致儒

家思想及其君子之道遭遇挑战，失去了原有的社会土壤与制度支撑。尽管如此，君子理念在当代社会依

然具有重要的价值。作为道德人格的典范，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与启示。因此，在推进社

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应积极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赋予君子人格以新的时代内涵，引导公众追

求更高尚的道德情操与精神追求，共同构建更加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 

2. “仁内礼外”：君子人格的本质要求 

(一) 君子概念的演变 
孔子在《孔子家语·五仪解》中对“君子”有过明确的界定：“公曰：‘何谓君子？’孔子曰：‘所

谓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义在身而色无伐，思虑通明而辞不专。笃行信道，自强不息。油然若将

可越，而终不可及者。君子也。’”可见，在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中的“君子”，已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

人格典范。然而“君子”一词的演变并非一蹴而就，它最初并非道德概念，而是从指政治上的“在位者”

逐渐转化为道德上的“有德者”。 
早在西周初年，“君子”一词便已出现[2]。西周初年成书的《尚书·酒诰》中记载：“庶士有正，

越庶佰君子，其尔典听朕教”。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对此解释道：“君子者，《释诂》云‘君，

大也。’子者，马氏注《论语》云：‘男子通称也。’”[3]可见，“君子”一词最早并非后世所谈及的

一种单纯的道德理想范式，而是指“在位者”。从文字学的角度出发也能证实这一点，许慎在《说文解

字》中解“君”字道：“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4]至西周中后期，“君子”开始被赋予道

德内涵。据学者统计，在成书年代横跨西周初期到春秋的《诗经》一书中，“君子”一词共出现了 183 次

[5]，此时的“君子”已经明显开始有了道德内涵，并多与高尚品德相关联。如“湛湛露斯，在彼祀棘，

显允君子，莫不令德”(《小雅·湛露》)。 
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君子”一词实际上是“在位者”内涵不断减弱，“有德者”内涵不断加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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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这一特征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处仍然有所体现。孔子对“君子”的论述更加丰富了其道德内涵。他

虽未完全摒弃“在位者”的意味，但更强调“君子”的道德品质。在孔子的论述中，“君子”既是道德的

化身，也偶指高位之人，但更多时候是指那些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人。自此以后，“君子”逐渐成为了后

世所推崇的有德之人的代名词，而“在位者”的含义则逐渐淡化，仅在特定语境中才被提及。 
(二) 仁：君子的内在价值规范 
君子是孔子学说在人格上的直接体现，必然以孔子思想的中心“仁”作为价值遵循。关于“仁”，

《论语》中有诸多阐述：“克己复礼为仁”，强调自律与礼制；“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彰显牺牲

精神；“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指出五德为仁之实践。然而孔子并未对于“仁”做出明确的界定。

但是若从整体的视角审视诸多孔子论“仁”的语句，可以非常明确地发现“仁”的核心旨趣即人自身道

德自觉的确立。君子从“仁”那里获得了最根本的价值规范，并在血缘情感、社会交往、积极人格三方面

取得具体的规定性。 
君子之德，始于家庭血缘，以孝悌为本。“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

上，而好作乱者，末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孔子将这种“孝亲”的根源同天然的家庭血缘心理需要相互连接，并拓展至家国天下。子曰：“君子之事

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广扬名》)。“仁”所要求的这种亲疏有别的爱，构成了君子的道德基

础。“仁”亦存在社会性的一面。“仁”这一要素对君子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人和人之间的社会

关系和社会交往成为了人的本质的体现和“仁”的重要标准，即孟子所言“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而在内

在层面，“仁”鼓励个体人格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为仁由己，而由乎人哉”(《论语·颜渊》)；“仁远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

谓仁之方也己”(《论语·雍也》)。君子并非空谈道德，亦是行动者和实践者。 
(三) 礼：君子的外在实践要求 
“仁”是君子的内在价值根源，然而这种“仁”必须通过“礼”来进行外在的显现，从而实现君子道

德与实践的统一。《论语》中对君子的外在行为规范做出了许多规定，如“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

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出自《论语•里仁》)等等。然而在这些具

体的外在规定中，“仁”是统一且贯穿于这些外在行为规定的价值根源，孔子通过“由仁释礼”，将君子

外在的行为规范的价值遵循构建在“仁”学之上。 
“礼”本是对社会成员进行约束的外在习惯法规，但是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背景下，人的

自觉意识开始探求支撑外在仪文的内在价值根源。孔子在与宰我关于“三年之期”的辩论中阐述了由“仁”

释“礼”的思想原则。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

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宰曰：“安。”

子曰：“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

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将“三年之丧”的价值依据归结到亲子之间的血缘情感上，而这种血缘情感正

是孔子阐发“仁”的重要部分。孔子由“仁”释“礼”，将外在的规范“礼”构筑在人的内在要求“仁”

中，使原来强硬的外在规范成为了个人的自觉，使伦理规范同个人的道德自觉熔铸为一体。也正如孔子

所说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君子的所作所为都是以“仁”为价值根源，离开了“仁”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了。 

3. 君子人格的当代价值 

近代社会的深刻变革引发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显著对立，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也远远超出了传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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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想象范畴。工业化进程虽然极大地丰富了物质世界，却也伴随着诸多道德问题的浮现，诸如价值观

的模糊与缺失、拜金主义的盛行以及纵欲主义的蔓延等。在这一背景下，君子概念因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独特价值，愈发凸显其重要性。君子所代表的高尚品德与道德自律，对于当代个人的全面成长以及社

会的和谐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一) 立德树人的集中体现 
以成为君子作为人生目标，树立起自身的君子人格，在实践层面上说就是培养自身道德自律的过程。

在个人主义彰显，个体利益优先的当代社会中，这无疑是尤为重要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

程中，个人利益被置于了首要的地位。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个人与个人的利益追逐中不可避免地会出

现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冲突，个人不断膨胀的私欲必然会突破道德的边界，对他人乃至群体的整体利

益产生破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公共价值建设，导致人人自危、道德漠视的社会现状。然而社会和谐

有序、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必然需要对此做出回应，君子便在此处展现出它自身的价值。君子以儒家的

“仁”为价值内核，立志成为君子并付出实践，这既是实现“仁”的过程，也是树立起个人道德自律的过

程。 
君子以“仁”为自身价值的内核，这种价值的根基并非源自外界的强制规范，而是深深植根于内心

的道德自觉之中。它以血缘关系为起点，与深厚的心理情感紧密相连，逐步向外延伸，构建起一个广阔

而深邃的价值体系。这一体系与儒家所倡导的“天道”理念相契合，正如《周易》所言：“天行健，君子

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由于这种内在价值同“天”的一致性，因此在价值层面以“天

人合一”为最终完成形式，实践层面则是通过反复的“內省”来使得自身“本有”的道德得到阐发，君子

所依靠的“礼”亦为此种“内省”的外在形式。君子这种以仁为价值根源，通过不断“发明”自身“本

有”的道德理性使得自律可以脱离宗教而成为可能，因此正如梁漱溟所说的“中国自有孔子以来，便受

其影响，走上以道德代替宗教之路”[6]。在当下呼吁人人做君子，亦是指引人们充分发扬自身的道德，

树立起道德自律的必要措施。 
(二) “以义制利”的价值导向 
道德和利益之间的取舍，一直是全世界亘久不衰的话题。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及

商业环境的复杂程度已今非昔比。若从微观的角度审视，个人泛滥的物质欲望和对利益的疯狂追求亦呈

现压倒一切规则与道德之势，是种种商业丑恶现象产生内在根源。因此君子所探讨的“义利之辨”在今

天依旧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古代儒家一直强调义利之辨，强调个人在利益与道义之间的平衡。孔子一改以社会地位来评判君子

与小人，将君子塑造为了一个纯粹的道德观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德性”就是君子的本质。具体到

经济活动中，君子要求以“义”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义”实际上就是“仁”的要求，是一种“应当”。

因此君子在面对利益与道义的冲突时，必然会反对抛弃道义只追求利益的主张，儒家明确表示要“见得

思义”(《论语·季氏》)，“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即君子在面对利益时要时刻保持自身的道德

自觉，一切以利益至上是儒家所明确反对的。然而在坚持自身道德自觉的同时，儒家又为正当的利益给

予了相应的合法性，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并不否定富与贵的合理性，但是无论富贵或者是

贫贱，都必须建立在相应的道德规范之上，只有合乎道德的利益，君子才能心安理得地获取。在当前“重

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树立起自身的君子品格，遵守法律和商业规范的同时坚守自身道德自觉，可

以极大程度地抑制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让社会风气重新回到正轨，建设更加健康的商业环境。 
(三) “不偏不倚”的处世之道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显著区别在于物质与信息的交流空前快捷便利。伴随而来的是，人际、人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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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及人与自然间的矛盾加剧，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冲突频发。这些精神层面的矛盾，异于一般社会矛盾，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仅能规范行为，难以触及思想与内心。儒家中庸之道，作为和谐理念的典范，为调

和此类矛盾提供了富有现实价值的解决途径。 
朱熹解“中庸”为“中者，不偏不倚，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7]。中庸是君子在实践时需要

时刻遵守的常行之道，即“君子依乎中庸”(《中庸》)，表现于外是“中”的不偏不倚，过犹不及的状态。

中庸之道并不是无原则的折中主义，它的最终导向不是非此即彼的冲突斗争，而是在两端的平衡中追求

进步，在平衡中寻求发展。在具体的方法论上，中庸思想倡导“过犹不及”的状态，“子贡问：‘师与商

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日：‘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理想状态并非是某个极端，而是既不是过头，也并非不及的二者平衡状态。同时中庸之道亦提出“执其

两端”的方法论原则，“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主张在处理事物时要采取适中的方式，既

不过分追求某一方面的利益，也不忽略其他方面的利益，以达到平衡和谐。在“过犹不及”和“执其两

端”的方法论原则中，所谓平衡的“中”的价值来源是“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

之与比”(《论语·里仁》)，在纷繁复杂的具体事件中，并没有一个固定死板的标准，中庸是一种活的行

为方式，必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时地进行权衡，以达到和谐的状态。君子通过中庸化解矛盾，达到

最终的“和”，正如《中庸》所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8]。 

4. 君子人格的重塑重构 

君子作为儒家文明在人格上的集中体现，在当下社会中依旧具现实的针对性。但是作为生长于传统

社会中的人格范式，必然存在着深层次的历史印记。在向现代化持续迈进的进程中，需要审慎地对传统

君子进行审视，实现君子的当代构建，这不仅有利于君子人格在当代的实现，更有助于实现人的现代化。 
(一) 构建与政治相分离的君子 
传统儒家政治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泛道德化，强调道德的至上性和重要性，将道德作为治国安邦的根

本。这种政治上的泛道德主义作为君子产生的历史背景深刻地烙印在了君子的内涵之中，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忠君”观念。君子以“礼”作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在实践中自觉地认同道德权威，在政治方面则体

现为维系统治者权威，即孔子所说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同时君子亦是

统治者依靠的维护政治体系的主体，即“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

道不举”(《荀子·致士》)。这种双向依靠的关系逐渐形成了一类依附性群体，伦理与政治紧紧的交缠在

了一起。 
现代社会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石，前者保证了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后者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个人层

面，公民概念和现代社会呈现出相互构建的，一体两面的关系。现代的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的基础，是

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在价值取向、道德品格、观念意识等方面同传统社会相比均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在现代社会中君子所依附的封建王权已不复存在，但是这反而将君子从伦理和政治纠缠不分的状态中解

放了出来。当代君子得以以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实体参与到现代人格的构建进程中，且事实上君子人格

亦在当代展现出了其自身的价值。在以公民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构建一种“公民式的君子”是一种具有

现实意义的路径[9]。在培养现代化公民的平等、法制、契约等意识的同时强调君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群体

意识，形成一种审慎延续传统又超越传统的现代公民君子。 
(二) 构建主体性的“公民”君子 
君子以“仁”为价值根源，以“弘道”为人生理想，在具体实践方面依“理”而立价值判断，故君子

的“好恶”实际上是于普遍之“理”而言，并非指心理情绪上的喜好厌恶。在价值实现方面则是以“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横渠语录》)为最终理想，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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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然而无论是从价值根源或是人生理想进行考察，君子的外在特质都是除去“自我”的一种“无私”，

可以说君子人格实际上是一种排除了个人个性的群体性人格，并未给个人划出空间。培养现代公民，培

育现代人格是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君子人格的转型与重构必须与现代公民意

识相结合，同个人的独立性和主体性相结合，从而塑造出既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社会需要

的“公民式君子”。 
进一步而言，君子的价值判断，不应仅仅停留于外在的“理”之框架内，而应深深植根于内心的道

德自觉之中。这种自觉，是源自灵魂深处的对善的向往与追求，是对“仁”这一至高境界的深刻体悟与

践行。它超越了简单的规则遵循，而是将道德准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每一次选择、每一份行动都

自然而然地流露出高尚的道德情操。在这样的道德自觉引领下，君子的道德实践不再是对外在“理”的

被动适应，而是主动创造与引领社会风尚的过程。在新冠病毒肆虐初期，钟南山院士面对突如其来的疫

情，没有选择安逸与退缩，而是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毅然决然地站在了抗击疫情的最前线。他的行

动，不仅仅是遵循了作为医者的职业操守，更是内心深处对生命尊重、对社会责任深刻理解的自然流露。

这种道德自觉，超越了简单的职业要求，更是对“仁”这一至高境界的深刻体悟与不懈追求。他们不仅

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勇于担当，以实际行动

诠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这种实践，既是对个人修养的不断提升，也是对

社会正能量的积极传播。 
(三) 构建普适性的“大众”君子 
君子作为生长于传统社会的道德人格范式，其背后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身份等级的历史印记。“君子”

一词最初诞生时便同身份等级直接相关，虽然后世的君子逐渐演变为了一个纯粹的道德人格概念，但是

作为君子外在遵循的“礼”依旧保留了等级身份的内涵。周礼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一直从原始文化延

续而来，依旧保存了上下等级，尊卑贵贱的严格秩序[10]。其次，后世的君子逐渐同政治纠缠在一起，以

一种群体人格认同的方式成为了统治者所依靠的对象，区分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并以此强化了社会上

的身份等级。 
现代社会的基石之一是普遍的人权观念与平等的价值取向，这要求我们在重构君子人格时，必须摒

弃传统君子概念中隐含的身份等级与特权意识。传统君子虽强调道德高尚与行为规范，但其背后的等级

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原则存在冲突。因此，构建普适性的“大众”君子，关键在于将君子人格的道德

追求与平等、包容的现代社会理念相结合。我们应拓宽君子的社会基础，使之跨越阶层与群体界限，成

为所有致力于道德自律、社会责任感及公共精神提升的个体的共同向往。这意味着，不论出身与身份，

只要心怀仁爱、恪守道德、勇于担当，皆可被视作新时代的君子典范。同时，需对“礼”进行时代性的诠

释，使之摆脱对个人自由与平等的束缚，转而成为推动社会和谐与进步的积极力量。在现代语境下，“礼”

应更多地蕴含对他人的深切尊重、深刻理解与广泛包容，以及对公共秩序的主动维护。通过践行“礼”，

现代君子能够彰显其卓越的人格魅力与文明风范，引领社会风气之先。此外，我们应积极倡导并促进大

众参与君子人格的培育过程，利用教育启迪、社会倡导及榜样引领等多种手段，激发每个人内心深处的

道德觉醒与向善潜能。唯有当君子精神成为全社会广泛崇尚的价值导向，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的全面进步

方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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